
段先生在改革开放以后，把敦煌学的局面打

开，全国敦煌学界的人都在看着。那时人很少，研究
人员难找，那个时代他能打开局面，可以说他是开

山辟路。
想到段先生，想谈三个问题。

一 为什么要临摹

这不仅是谈段先生而是谈这件事，段先生是一

面旗帜、是领头人。
1944年常书鸿先生创办的是敦煌艺术研究所，

实际人员也都是画画的，当时的人员少，也就不过

十个八个。而今史苇湘先生、段文杰先生都已去世
了。当时来的人都是抱着来学习的态度，都是想学
习了敦煌艺术就走，没有想到要长期留下来。
临摹作为一种学习手段，从古代到现代，都是

美术学习的一个基本方式，包括西画，也讲究临摹。
过去美术学院的师生们也经常来敦煌临摹壁画，只

有这样亲手临摹之后，才能体会其中的技法。临摹
以后拿到外面展览，展览有两个意义，一个是自己

的艺术展示，另一方面也有一个传播的作用。当年
张大千临摹了敦煌壁画拿到四川展览，产生了很大

的作用，段先生就因为看了展览非常喜欢而来到了

敦煌。从敦煌藏经洞发现将近半个世纪，日本松本
荣一出版了《敦煌画研究》（1937年）。到 40年代，我

们中国人才逐渐知道了敦煌，就是因为张大千搞了

展览。所以，临摹壁画不单是个人的事，从国家来
说，也因为临摹品把敦煌艺术宣传了出来。解放以
后，文化部专门有一个文件，明确提出来：临摹过程

就是研究的过程，就是创新的准备过程，最核心的

问题就是积累资料。为什么有这个文件，就是因为
50年代有的人认为临摹工作没有一个头，要搞创
新，但是当时研究条件不具备，作为回答这个问题，

当时发了一个文件，核心的思想就是要积累资料，

准备出版。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就是文物保

护。当时的摄影条件也很差，主要还是黑白摄影，不
能充分反映原作。临摹实际上就有代替实物的意
义，用临摹品外出展览，就不会损坏原壁，起到保护

文物的作用。
1950年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改名为敦煌文物研
究所，实际上还是那些人，工作内容也没有改变。
1951年修了几个窟檐，作了一些文物保护和修缮的
工作。那时敦煌条件太差了，研究人员都不愿意来。
除了我们几个由学校分配来的，别的人都不愿意来

敦煌。在这样的情况下，国家要求必须进行临摹。临
摹品常常用于展览，体现着它的社会宣传价值。

1948年在南京展览，当时蒋介石都来看了，说
明国民政府很重视这个展览。1951年在北京故宫展
览，国家非常重视，《文物参考资料》做了专辑，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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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宿白等国内著名专家都写了关于敦煌的论文，
很多人都没有来过敦煌，但通过这个展览使很多人

了解到敦煌艺术的辉煌。1955年第二次在故宫展
览，这次展览就有第 285窟了，王冶秋（时任文化部
文物局局长）亲临现场讲解，因为他来过敦煌，他说

这些展品跟洞窟中完全一样。1959年是解放后的第
三次大展，那一次又增加了榆林窟第 25窟的原大
整窟复制，还有精彩的《都督夫人礼佛图》。这几次
大展都影响很大，每次都有新的临摹品参展。当时
没有电视等手段，如果没有这样的展览，北京和内

地的人就无法了解敦煌艺术。
50年代还有很多次在国外展览，如 1956年在
印度新德里展览，那是纪念释迦牟尼诞辰 2500年，
不光是中国，所有信仰佛教的国家都有人参加；

1958年春节，到日本展览；1959年到捷克斯洛伐克
的布拉格举办展览。这一时期，三次国外展览。那时
还没有跟日本建交，敦煌艺术展览在对外文化交流

方面已显示出其重要的作用，对于国家形象、民族
文化的宣传非常重要。这些都体现着临摹品的价值
和作用。
改革开放以后，连续在国外展览，差不多两三

年就有一次展览，在日本展览多次，在法国、泰国都
办过展览。这一时期的展览与过去不一样，以前的
展览都是简单地加一个展品名称就行，而在这一时

期，不仅仅要有题目，还要有简短的文字说明。你别
看这短短的文字说明，其中就凝结着我们的研究成

果，对一幅壁画的定名，是在内容考证的基础上产

生的；还有它的时代，也同样是经过考古研究时代

分期的成果。所有的说明，都不是随随便便写出来
的，都经过了长期的研究和思考。
总之，80年代以后的展览比以前深化了，有研
究性了，配合展览还要出版图录，图录中往往还要

有论文。我们要做的工作多了，可是我们还是这些
人，而且每一次展览我们都有新的展品参加。这样
我们人手不够，就请院外的人帮忙，请一些美术学

院的老师来帮忙，除了甘肃的，还请过四川的、西安
的、鲁美的。这就是展览的深化，临本的价值就这样
体现出来。尽管现在科技手段很先进，摄影录相的
手段很多，但都代替不了临摹。临摹本第一是绘画
性，不仅看古人是怎样画的，还要看临摹者是如何画

的。这里就包括临摹者绘画的水平、他的艺术修养、
文化素质等诸多因素。所以，绘画性是很重要的。
临摹品还有它的文物价值。段先生复原的画，

有《都督夫人礼佛图》、第 263窟《供养菩萨》，第 263
窟的降魔变没有画完。这三幅画中，《都督夫人礼佛
图》是水平最高的。供养菩萨虽然很精致，但是我觉
得北魏那种粗放的风格没有反映出来。魏画与唐画
是有很大区别的，魏画没有唐画那种工整。第 130
窟的《都督夫人礼佛图》在 5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比
较模糊了，他对这幅画花了很大的功夫，对服饰方

面的问题还专门作了考证。那时他也很年轻，他把
这幅画复原出来。现在原壁完全模糊了，这时就体
现出临摹品的文物价值来了。如果当时段先生不临
摹这幅画，我们现在也就看不到这幅画了。我想起
第 321窟门外有地狱变等内容，当时如果有彩色摄
影或者有人临摹下来，现在也有一个依据，可是现

在完全看不到了，仅仅在《内容总录》上有记载，单
凭文字的记录，谁也想象不出画面是什么样子。
《都督夫人礼佛图》在当时只有段先生有能力复
原画出。段先生的功底在于，他的线描技法有活力、
有韵味，造型有生气，不板、不滞。如果和别人做个
比较，史苇湘先生是工整、精致，面面俱到；段先生
是非常有活力；李其琼则兼有二人的特色。李其琼
的画也是很有韵味的，但在线描上还未达到段先生

的高度。这幅画我觉得我也画不出来。
我们还可以看看天梯山的壁画，有一幅段文杰

先生临摹的菩萨头像，严格说来，还不完全与原作

一样，如果比较这幅临摹品，感觉比原作更美（图版

1－2）。这就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就是说临摹追求
的是什么，这就是神韵，这体现着临摹者的绘画

素养。
临摹本还有它的创造性。所谓创造性，就是原

作中往往有一些美的价值，不为普通观众所能领

会，而临摹者把它提炼出来，放在观众面前，它与原

本一样，但其中却突出了原作的精华，如段先生的

临摹品，就是把原作的精神，它的神韵提炼出来了。
这就是研究工作，包括临摹者的绘画技能、艺术修
养、文化素养等等。没有这些综合的功底，你想把它
抓出来也是抓不出来的。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
段先生几百件作品都具有这样的价值，只是说他的

代表作能达到这样的高度，也不是说别人就没有作

品达到这个高度。段先生作为一个领头人、一个旗
手，在线描的水平方面还没有人能超过他。现在看
不到有人能达到这个高度。
综上所述，临摹品至少有三个方面的价值：一、

可以代替原作的社会宣传价值；二、文物性；三、创

13· ·



造性。作为一项研究工作，从这个角度进行临摹，那
么前人临摹过的东西，还可以再临摹，这与其他的

绘画不一样。没有亲自去临摹，是说不透的。段先生
的文章中讲到线描与“传神”等问题都是源于他的
临摹实践。如果没有他以前的临摹实践，他是写不
出来的。所以，为什么临摹，临摹品有什么价值，就
要从这些方面来思考。

二 怎样临摹

怎样临摹，段先生提出了三种方式：一是客观

临摹（或曰现状临摹），二是旧色整理临摹，三是复

原临摹。1955年北京展览时，他和潘絜兹在一起交
谈，回来就写了《谈临摹敦煌壁画的一点体会》（载
《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 9期），阐述了上述三种
方式。张大千先生临摹的都是复原的，但跟我们所
说的“复原”不同。王子云等先生采用了现状临摹的
办法，但也跟我们的“客观临摹”不同，他们应该是
现状写生，他们与张大千有区别，尽可能地客观。这
个思路是因为当时一些学者和艺术家都有议论，对

张大千的临摹有所批评。认为那样的方法不真实。
敦煌研究院一开始就有自己的标准和方法。段
先生在解放前临摹的基本上是现状临摹，但也不像

后来研究所那样要求严格。段先生早期的代表作
中，我认为较好的就是第 254 窟尸毗王本生，他的
晕染部分，很柔润的技法特征表现出来了。第 254
窟因为变色，原壁上线条不清楚了，但其晕染与新疆

龟兹壁画一致，虽然变色了，但晕染的还是很柔润，

没有绘画功底是画不出来的，不是糙的，而是很精。
解放以后，要求较严格了。以第 285窟临摹为
代表，段先生和史苇湘先生是主力，临摹了有两年

左右时间。第 285窟的临摹不像现在有摄影办法协
助，当时没有幻灯投影起稿，完全是凭手工。1955年
所里才有了一个幻灯机，那是匈牙利赠送给文化部

文化代表团的，以后才有了幻灯机放稿。当然手工
的就有一点误差，现在是不允许了。第 285窟的现
状临摹就与第 254 窟的尸毗王有很大的差别，第
285窟的就比较精了。以后的壁画临摹，主要的都是
原大现状临摹。
旧色整理方面，1954年整整画了一年，主要是
图案，基本上都是旧色整理。那时常先生与段先生

提出了一些专题，有图案、服饰、飞天、建筑等，组织
大家按专题来临摹。实际上段先生与常先生在学术
方面没有那么大的冲突，在 50年代到 70年代末，
段先生没有担任什么职务，但所里的业务工作实际

上是由段先生主持的。虽然经过多次冲击，段先生
却一直认真地工作，他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内心
无私天地宽”。他从不背后议论人，虽然与常有些个
人恩怨，他从不议论。这是难能可贵的。
复原临摹，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具体的如前

所述段文杰先生对《都督夫人礼佛图》的临摹就是
代表，这里不再重复。

三 临摹和研究

虽然从理论上说临摹过程就是研究过程、就是
创新的准备过程，但是不等于说临摹了就是研究

了。因为当时实际上没有条件作理论研究，我记得
50年代所里就没有一部完整的 24史等史籍。60年
代买了一些书，买了一部 24史，还是没有标点的。
我当时要读《魏书·释老志》，就去抄下来读，没有标
点，读也读不准。甚至连历史年表都没有，当时仅有
一本尚钺的《中国历史纲要》。1955年展览后，要求
编写《小画库》，要写壁画中的生活故事画，段先生
领着大家在艰苦的条件下编写了这一套小书。当时
没有基本的参考资料，不具备搞研究的条件。
虽然总的来看，临摹就是研究的过程，但关键

就是要看你是否真的在思考、在调查研究。比如“睒
子本生”，是史苇湘先生给我介绍了佛经，我才仔细
地读了，从而了解了这个画面所表现的内容。段先
生经常给我们讲壁画的故事，最初我们也只是听故

事，后来才逐步开始思考，除了了解画面的内容，还

要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要这么画，为什么这样构图等

等，反复考虑，最后想明白其中的构图、线描、色彩
诸因素的关系。所以，怎么样临摹，它不是照猫画
虎。段先生就是这样考虑，从临摹中间思考了敦煌
艺术研究的大纲，只是没有细化，没有深入。段先生
的文章是高度概括的，这些都是来源于他临摹的积

累。如果我们年青一代能够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把段文杰提出的这些思路更深入地发掘下去，就会

把敦煌临摹艺术的路子走得更宽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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